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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封龙山书院教育的历史嬗变及其特点

吴洪成，　王雪迪

（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，河北 保定　０７１００２）

　　摘　要：封龙山书院教育自汉唐至明清经时期历了初创、发展、辉煌与中衰等历史阶段。
在长期书院办学活动中，形成了一系列独具价值的特点：以培养道德高尚的人才为教学目的、
教学内容以儒学课程为主并兼容其他专业知识、教学环境优美以及师生关系融洽。封龙山书

院教育作为石家庄古代高等教育的宝贵资源，值得挖掘珍视并弘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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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封龙山自汉朝以来，一直是北方文化教育的

重要场所，唐初建立书院教育模式，在之后的悠悠

岁月中，讲学育才不辍，书院文化自汉唐至明清大

致经历了初创、发展、辉煌及中衰等历史阶段。封

龙山不仅是古代河北书院的发源地，也是书院教

育的密集区，唐代的西谿书院，宋代的封龙书院、
西溪书院、中溪书院，元代的封龙书院及其毗邻的

慈溪书院，明清时期的文清书院都位于封龙山，浓
厚的书院文化在山中佛道禅林的伴护下显得更加

悠扬深远。封龙山书院教育不断适应新环境、新

形势，始终薪火相传，在封建王朝更替和思想学术

嬗变场域下，生生不息，延绵发展，并在书院教育

目的、教学内容、教学环境及师生关系等方面形成

了独有的办学特点。

　　一、封龙山书院教育的初创

封龙山的办学历史始于汉代，儒学大 师 李 躬

和伏恭的 讲 学 活 动 开 启 了 此 处 文 化 教 育 的 文 明

征程。
东汉初期，战时稍休，统治者实行积极有为的

文教政策，尊儒之风盛行，儒生地位提高，民间精

舍、精庐等高层次教育机构广设，私人讲学盛行一

时。史载：“自 光 武 中 兴 以 后，干 戈 稍 戢，专 事 经

学，自是其风世笃焉。其服儒衣，称先王，游庠序，
聚横塾者，盖布之于邦域矣。若乃经生所处，不远

万里之路，精庐暂建，赢粮动有千百，其耆名高义

开门受徒者，编牒不下万人，皆专相传祖，莫或讹

杂。”［１］（Ｐ１０２９）在 如 此 浓 郁 的 崇 儒 重 教 的 文 化 氛 围

之下，年长且专事儒学经典传授的学者备受敬仰

且极具号召力，讲学育才及经典研究便极具渗透

感染作用，李躬和伏恭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据《元氏县志》记载，封龙山“相传为汉李躬授

业之所”。［２］（Ｐ４９９）李 躬 为 东 汉 明 帝 刘 庄 的 启 蒙 之

师，由于其学识渊博并且德高望重而被尊为“国三

老”。“三老”可以说是汉代封建王朝对儒生的极

大殊荣，学术身份甚高，备受世人敬仰。这样一位

博学鸿儒在封龙山结庐授徒，虽属私人讲学的性

质，但可以想见，必是学徒群聚，响彻一方，夯实了

封龙 山 历 史 文 化 的 根 基。东 汉 建 武 十 七 年（４１
年），伏 恭 “迁 常 山 太 守，敦 修 学 校，教 授 不

辍”。［１］（Ｐ１０２７）伏 恭 同 样 也 是 具 有“三 老”尊 称 的 儒

学名士，少时便继承家学，精修儒经，后被拜为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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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博士，迁常山郡（今石家庄市正定区）太守。居

官期间，高度重视文化教育，广修学校，并且自身

一直进行 着 以 儒 经 为 主 要 内 容 的 办 学 及 教 学 活

动，“伏氏学”因此得以在北方广为传播。上述两

位儒学大家的讲学授徒拉开了封龙山教育历史的

帷幕，为唐代封龙山书院正式的办学活动奠定了

坚实的基础。
唐代书院创设之初，实为兼具某些教 育 职 能

的图书搜集、整理与收藏机构，也有些属学者读书

或研 讨 学 问 的 场 所，极 少 数 书 院 出 现 讲 学 活 动。
到唐末五代时期，战乱不已，官学衰微，许多学者

选择避居山林，进行学术研究和私家讲学活动，一
时间书院之风渐起。唐代河北拥有３所书院———
张说书院、西谿书院、棠荫书院，其中西谿书院即

位于今石家庄市封龙山。
西谿书院是石家庄书院教育的源头，点 燃 了

石家庄区域书院教育的星星之火。唐代河北书院

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和其他地区书院相似，自然也

少不了名流学者来此隐居、游历和讲学。西谿书

院为“唐 隐 士 姚 敬 栖 遁 之 所”。［２］（Ｐ４９９）唐 代 集 武 将

与名儒为一身的郭震，也曾讲学于此。郭震，字元

振，武纬文经，其才学深受一代女皇武则天赏识，
曾任凉州都督，后睿宗、玄宗时两次封相，社会地

位极高，从中得知其社会影响力之广泛。郭震在

此游历讲学期间，曾偶得一宝剑，并作《古剑篇》以
传世，文称：“君不见昆吾铁冶飞炎烟，红光紫气俱

赫然。良工锻炼凡千年，铸得宝剑名龙 泉。龙 泉

颜色如霜雪，良工咨嗟叹奇绝。琉璃玉匣吐莲花，
错镂金环生明月。正逢天下无风尘，幸得周防君

子身。精光黯黯青蛇色，文章片片绿龟 鳞。非 直

结交游侠子，亦从亲近英雄人。可怜中路遭弃捐，
零落飘沦古岳边。虽富沉埋无所用，尤能夜夜气

冲天。”［３］（Ｐ１４７）

由于资料限制，西谿书院的建制规模、生徒人

数及课程教学等基本情况几无了解，但从书院的

选址以及可追溯的名师身份中仍可窥探一二。书

院选址多在山清水秀，景色优美之所，故坐落于封

龙山的西谿书院，其教学环境体现了书院的办学

要求，具有环境育人的功能，同时也为后世书院的

发展及繁荣提供了教育场所和良好基础。郭震、
姚敬等知名学者先后前来西谿书院游历、讲学，著
书立说，吸引了莘莘学子求学问道、讨论交流，融

文化传承及人才培养于一体，使知识学习与品德

培养相交织，促使封龙山一跃成为河北的教育文

化圣地。

　　 二、封龙山书院教育的发展

古代书院制度确立于宋代。黄河流域中游的

河南省和南方长江流域诸省成为书院分布的密集

区。与此相异，两宋时期河北书院进展相当缓慢，
仅有５所书院，落后于南方许多地区。然而，使人

不得不惊讶的是封龙山书院数量得到明显增长，
此期出现了３所书院———李昉创 办 的 封 龙 书 院、
中溪书院以及张著设立的西溪书院。其他两所分

别是保定 安 国 的 张 子 书 院 和 邢 台 城 区 的 龙 冈 书

院。这种态势表明封龙山在河北书院史上处于领

先和优势地位。
封龙山３所书院中最具代表性的封龙书院为

宋代著名文学家、史学家李昉所创办。据相关文

献记载：封龙书院，又称龙山书院，在石家庄元氏

县境内封龙 山 南 麓，宋 初 李 昉 创 建 为 书 院。［４］（Ｐ４２）

李昉（９２５—９９６年）为宋初名相，从李昉本人的生

卒年代可知，封龙书院的创建应在北宋初年，具体

创建时间不详。《元氏县志》称：“封龙书院在县西

北封龙山下，相传汉李躬授业之所，唐郭震、宋李

昉、张皤叟、金 李 冶、元 安 熙 皆 尝 结 庐 讲 学 于 此。
有孔颜曾三石像，盖即诸儒所建，朝夕敬事者。后

书庐圮。”［２］（Ｐ４９９）可 见，封 龙 书 院 自 创 建 之 日 起 一

直得到历代名流大家的青睐，名师汇聚，并且设有

孔子、颜回及曾子的三座石像，行儒学崇祀圣贤之

仪礼，积 极 开 展 儒 学 教 育 活 动，学 术 文 化 气 息

浓厚。
继封龙书院之后，李昉又在封龙山北 坡 创 建

了中溪书院。上引文献对此有所说明：“中溪书院

在龙首峰下，宋李昉、张皤叟、金李冶等相继授徒，
学者甚众，聚 徒 常 百 人。”［２］（Ｐ４９９）从 其“学 者 甚 众，
聚徒常百人”的办学盛况获悉，中溪书院在李昉、
张皤叟等人任山长时得到较大发展，云集众多学

者及远近向学之士，师生数量剧增，一跃成为闻名

遐迩的学术研究及办学机构。
宋代封龙山的第三所书院———西溪书院，“在

龙首峰西，唐隐士姚敬栖遁之所，宋有《九经》，张

著曾为山长。”［２］（Ｐ４９９）这里表明书院首创者张著即

为山长，院址位于封龙山西侧。张著（１２２１—１２９２
年）为 宋 代 著 名 学 者，对 儒 学 研 究 造 诣 颇 深。他

１５岁被选入 府 学 儒 生，学 成 之 后，终 生 执 教。在

任职西溪书院山长期间，主持书院日常工作，亲自

讲学育才，并且选聘声望卓著、德艺双馨的才识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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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作为书院主讲者，从而提升了书院的教学效果，
并切实保障了书院的教育质量，也因此吸引了众

多学 徒，使 封 龙 山 成 为 师 生 交 流、讲 学 论 道 的 胜

地。这种教学情形可从元代教育家安熙的诗中窥

见一斑：“世道有升降，乾坤几消磨。谁知昔年中，
师生此弦歌。我来爱佳名，策杖时经过。深 寻 得

遗经，山径信非讹。”［３］（Ｐ１５７）可见，西溪书院在当时

是师生弦歌肄业之所，也曾在河北名著一时。
宋代封龙山的书院教育与唐代相比，无 论 从

书院 数 量、规 模，还 是 师 资 力 量 方 面 都 有 明 显 突

破。这种现象在宋代书院并不发达的河北来说，
真可谓石破天惊，弥足珍贵。封龙书院与随后出

现 的 中 溪 书 院、西 溪 书 院 以 及 清 代 雍 正 十 一 年

（１７７３年）保定的莲池书院并称“江北四大书院”，
可见其在中国书院史上的地位之显著。

　　三、封龙山书院教育的辉煌

元代（１２０６—１３６８年）是 中 国 历 史 上 第 一 个

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封建王朝。虽然蒙古族

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征服了广阔疆域，但论及文

化教育及学术思想却不及南宋。因此，元代统治

者积极实行“汉化”的文教政策，在全国范围内重

修、扩建书院，并且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。河北书

院在元代 实 现 快 速 提 升，由 宋 代 的５所 增 至１８
所，在全国同期各省书院中名列第９位。这一大

致的数量排名，直接体现了河北书院由宋至元的

蓬勃发展态势。以封龙书院为代表的封龙山书院

教育依托太行山脉的独特优势，在宋代基础之上，
通过李冶、安熙等人经营及努力步入了鼎盛和辉

煌时期。与其毗邻的慈溪书院也在这一良好的环

境和契机下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。
李冶初为金朝进士，潜心治 学，学 识 渊 博，涉

猎甚广，在文学、史学、医学、天 文 学、数 学、教 育、
音律 等 方 面 均 有 建 树，因 此，备 受 元 朝 统 治 者 尊

崇，但他却辞官不就。这位文化名流晚年在元氏

县度过，“冶 晚 家 元 氏，买 田 封 龙 山 下，学 徒 益

众”。［５］（Ｐ７６６９）可以得知封龙山为其晚年 隐 居、讲 学

之所。
元宪 宗 元 年（１２５１年），李 冶 结 束 河 南、山 东

之间的流民漂泊动荡生活，寓居封龙山讲学著述。
在此期间，整修李昉讲堂，修建封龙书院，一时英

才俊彦云集，海内景望，例如金元之际文学家、教

育家元好问与时任真定府督学的张德辉，经常到

此讲学，与李冶比肩论学，培育英才，史称“龙山三

老”。
在封龙书院，李冶教学相长，学术传授与专业

研究紧密结合，相互促进，相得益彰。他进一步总

结、研究中国古代天元术（用代数方法列方程），并
有所发展创新，对他在山西撰著的《测圆海镜》一

书进行补充、修订，集中国天元术之大成，并加以

弘扬普及；又用通俗朴实的语言著成《益古衍段》
一书，讲授不辍。在天元术、几何学（关于直角三

角形和内接圆所造成的各线段间关系）上有卓越

成就，著有《敬斋集》。李冶所创立的天元术代数，
不仅是对 中 国 古 代 独 创 的 半 符 号 代 数 的 重 大 发

展，而且比欧洲代数的产生至少早３００年左右，在
当时世界数学史上具有尖端地位。他的两部天元

术著作，奠定了他在１３世纪世界数学史和中国自

然科学史上的重要地位。封龙书院也因李冶在此

集中国天元术之大成并加以推广，成为我国古代

自然科学教育史上的一处圣地。
元好问（１１９０—１２５７年）金 元 之 际 著 名 文 学

家、教育家。秀荣（今山西忻县）人，字裕之，晚号

遗山，北魏拓跋氏的后人，幼年便在父亲元德明的

指导下熟读诗文，有“神童”之誉。年十四师事郝

天挺，留意经传，贯通百家，深受礼部尚书赵秉文

赏识，人称“元才子”。金宣宗兴定五年（１２２１年）
中进士，相继任翰林院知制诰、尚书省掾，行尚书

省左司员外郎等职。金亡后，隐居不仕。元 宪 宗

二年（１２５２年）北上见忽必烈，央请保护儒生。此

后，致力于金朝典籍的搜集、整理和写作，“凡金源

君臣遗言住行，秉摭旧闻，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

记录，至百余万言。”经过２０年艰辛努力，撰成《中
州集》。旋修《金史》，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金朝历

史资料。同 时，还 从 事 教 育 工 作，培 养 了 众 多 生

徒。元好问以文名世，时人比之为汉代司马迁，唐
代李白、杜甫、韩愈，称誉他能“用俗为雅”，“变故

作新”。诚可谓诗文俱佳，蔚为一代宗师。［６］（Ｐ１４５）

张德辉（１１９５—１２７４年），元 太 原 交 城（今 属

山西）人，字耀卿，号颐斋。金末为御史 台 掾。金

亡，真定史天泽聘其为经历官，后升参议。定宗二

年（１２４７年），忽必烈（世祖）召见，进讲儒术，推荐

儒士。忽必烈即帝位，为河东宣抚使，迁东平路宣

慰使。至元三 年（１２６６年）参 议 中 书 省 事。［７］（Ｐ２７７）

后来，他与元好问北上，觐见忽必烈，奏请忽必烈

为儒学大宗师，忽必烈接受。张德辉作为政府官

员一直支持封龙书院的发展。对于古代河北最负

盛名的封龙书院高等教育事业，元好问与张德辉

８４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１１卷　



必定参与其中，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继 李 冶 之 后，元 武 宗 至 大 年 间（１３０８—１３１１

年）安熙主持封龙书院。安熙，河北藁城人，元代著

名学者、教育家，推崇程朱之学，学识精深，在当地

有极高的声望。在他主讲封龙书院期间，出现“弟
子去来，常至百人”［４］（Ｐ４２－４３）的盛况，可谓 桃 李 满 天

下。史称“四方之来学者，多所成就”。［８］（Ｐ７７３５）可见，
封龙书院的社会影响力相比之前更甚，来此求学者

众多，已不仅仅限于河北，而是来自国内各地，并且

书院教育质量较高，培养了许多具有真才 实 学 之

士，蜚 声 江 北 江 南。其 中 著 名 文 学 家 苏 天 爵

（１２９４—１３５２年）就是安熙的门生。
此期，封龙山毗邻之地还出现了一所 著 名 书

院，即慈溪书院，又名滋阳书院、滋阳书堂，在新乐

县西南（今石家庄正定新城铺），紧挨封龙山，应该

直接受山中书院群的辐射及影响。书院于元至顺

二年（１３３１年）创办，原为元参政苏天爵幼时读书

之所，后 他 本 人 在 此 创 办 书 院。苏 天 爵（１２９４—

１３５２年），元代国子监监生，著名文学家、历史学

家，字 伯 修，真 定 人，因 居 滋 水 之 畔，人 称 滋 溪 先

生。历任翰林国史院典籍官、湖广行省参知政事、
江南行台监察御史、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、江
浙行省参知政事、大都路总管等职，著《春风亭笔

记》２卷，撰《元朝名臣事略》１５卷、《滋溪文稿》３０
卷。苏天爵少时从安熙学习，为安熙的入室弟子，
后又以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、虞集等为师。受上

述理学家的熏陶习染，他拥有深厚的理学根基，所
创办的慈溪书院尤以培养忠义贤才为目的，认为

书院是“长 育 人 才，而 风 纪 之 司 又 所 以 敦 劝 其 教

者”［９］（Ｐ４９９－５０５）之地。慈溪书院先后聘请安熙、虞集

来此讲学，尤其是虞集作为苏天爵之师，钟情并极

力推崇滋溪书院，由此使书院办学活动所产生的

教育影响明显增大。慈溪书院在众多名师的讲授

与感召之下，招揽了众多学徒，师生在此专心钻研

学问，教学相长，营造出浓厚的学术气氛，也培养

了大量德才兼备之士。
上述诸多情形充分展示了封龙山书院教育群

的教育力量，尤其是其文化传承能力及人才培养

绩效都甚为可观，颇有风行草偃之势。
然而，或许应验盛极必衰、物 极 必 反 之 谚 语，

封龙山书院教育在封建社会的最后两个王朝———
明、清时期走向中衰。盛衰之间过渡急速，显得十

分突然，也有些仓促，其中缘由颇令人费解，甚至

产生思无限，费思量，剪不断，理还乱之惑。对此，

可供查阅史料，并从中识别的信息十分有限。因

此，只能作碎片化的描述或呈现。
明代河北元氏县内共有４所书院，分 别 为 嘉

靖十八年（１５３９年）魏谦吉创办的封龙书院，具体

位置不详；万历九年（１５８１年）知县周诗创办的文

清书院；天启年间（１６２１—１６２７年）知县戈允礼于

县城东南隅创办的景贤书院；田用宾于县城西北

西贾村半山腰创办的三台书院（创办时间不详）。
然而，关于封龙书院、景贤书院和三台书院的记载

极少，相比之下，文清书院虽位于元氏县城，且为

官办书院，但书院距离封龙山较近，想必受前期封

龙山书院教育的影响，可视为封龙山书院教育的

延续，且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，所以，下文

拟对此略作陈述，以显示封龙山书院教育的历史

余脉及后续影响。
文清书院初建于明万历九年（１５８１年），由知

县周诗建 于 石 家 庄 元 氏 县 东 南 文 庙 的 薛 文 清 公

祠，因地得名称之为“文清书院”。薛文清（１３８９—

１４６４年），名 薛 瑄，字 德 温，号 敬 轩，山 西 河 津 县

人，明代思 想 家，理 学 大 师，河 东 学 派 的 创 始 人。
因其父任元氏县学学官，他出生于此，继续并发扬

父业，故乡人祀之。薛瑄自幼聪颖，５岁时便能日

诵千 言，擅 长 诗 赋。１２ 岁 便 “通 五 经 诸 书 大

义，”［２］（Ｐ３８９）被业师誉为“道学正脉”。薛瑄精通理

学，历任大理寺正卿、礼部侍郎、翰林院学士等职；
后因 厌 恶 官 场 黑 暗，晚 年 辞 官 居 家，专 心 从 事 讲

学、著述，有《读书录》、《薛文清集》留世。明代文

学家苏继欧评价：“理学推文清先生第一”，认为文

清先生“天生大儒，开一代道学之传，缵千古斯文

之统”。［２］（Ｐ３９０）明代万历二十 八 年（１６００年），知 县

田勤构祠以祀文清先生，重修文清书院，书院肄业

者迁居祠对面或左右。四十三年（１６１５年），知县

苏继欧重修，书院的旨趣导向及教育内容设计均

以程朱理学思想教义为核心理念，可见，文清书院

作为官办书院代表，是明代河北传播理学思想的

重要场所。
清康熙二十八年（１６８９年）知县纪廷诏，乾隆

二十三年（１７５８年）元 氏 县 知 县 王 人 雄 重 修 文 清

书院。乾隆五十九年（１７９４年），知县陈凤翔于县

城西南隅开化寺右再次修建文清书院。从中可以

彰显地方政府对该书院办学所给予的重视与扶植

力度。然而近代洋务运动以后，废改书院之声层

出不穷，该书院改制成为新教育运动的组成部分。
光绪三十年（１９０４年），日渐凋敝的文清书院转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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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制为元氏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。
综上所述，封龙山书院教育自汉唐初现，至两

宋时期发展壮大，元代是更是在李冶、安熙等人的

努力 下 得 到 空 前 发 展，进 入 鼎 盛、辉 煌 的 历 史 时

期，一度成为当时河北省的文化教育中心，盛极一

时。随着朝代的更迭及思想学术等多方面影响，
书院教育活动在历史变迁中递嬗重生，不断绽放

光彩。虽至明清时期逐渐衰落，但依然可以肯定，
封龙山书院作为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，为河北古

代书院史增添了浓重的一抹色彩。

　　四、封龙山书院教育的特点

封龙山书院教育活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嬗变

阶段，其作为北方最具代表性的书院群落，虽然一

些活动内容的思想价值因时代、社会的差异而降

低，但其办学活动中所形成的独特之处仍然有许

多值得挖掘借鉴的因素。

（一）书院办学以培养道德高尚的人才

为主要目标

封龙山书院自开展讲学活动之日起，一 直 以

私人办学为主，不论是汉代的李躬、伏恭，还是宋

代的李昉、张著以及金元的李冶、安熙，他们作为

书院的主持者与主讲者，均为德高望重的名儒大

家。在其开展教学活动时，不论是知识传授、能力

培养还是为学生出仕做准备，都讲求道德伦理及

个人修养，以满足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。当

然，封龙山书院各个阶段的办学活动都无法摆脱

古代选举，尤其是科举制教育目标的束缚，即以培

养学生成为名儒学者、政治贤臣，实现“学而优则

仕”的价值抱负为目的，而这种人才必须具备高标

准、严要求的道德素质及精神修养。
封龙山书院位于元氏县西北封龙山，退 可 隐

山林，进可入 俗 世，既 反 映 了 古 代 文 人“出 世”与

“入世”的矛盾思想，又充分体现了儒家学子“穷则

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的道德观念。书院中供

祀活动频繁，设有孔（孔子）、颜（颜回）、曾（曾子）

石像，通过开展对儒家学派先师、先贤的供祀活动

来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。

（二）书 院 教 学 以 儒 学 为 主，兼 容 其 他

专业技术知识

教育目的的 实 现，基 本 途 径 在 教 学，而 教 学

内容资 源 则 又 是 其 中 主 要 媒 体 及 依 据。诚 然，
考诸书院 历 史，相 较 于 官 方 直 接 控 制 的 官 学 而

言，书院教 学 讲 究 学 术 自 由，不 限 于 一 家 之 言。
汉代以“诗”、“书”、“易”、“礼”、“春 秋”为 原 典 的

“五经”传 承 与 训 练，其 中 分 为 古 文 经 学 与 今 文

经学两大体系，师 法 与 家 法 是 其 中 的 教 学 原 则。
这就是 经 学 教 育 内 容 主 体。唐 宋 以 后，经 学 变

动、理学兴 起。经 学 由“大”、“中”、“小”三 经 的

“九经”作 为 主 要 文 本 载 体；宋 代 理 学 被 确 立 为

官方哲学及道德 伦 理 核 心 之 后，朱 熹 编 纂 的“四

书”、“五 经”以 及 理 学 名 家 著 作 成 为 宋 代 儒 学、
经学的代名词。这 些 课 程 编 制 及 教 学 内 容 与 相

应历史时 期 的 教 育 改 革 及 人 才 选 聘 方 案，尤 其

是唐宋元 以 后 盛 行 的 科 举 取 仕，明 清 的 八 股 制

艺、时文测评考 试 都 紧 密 相 关。自 然，这 些 典 籍

及知识也是封龙 山 历 代 书 院 教 学 的 主 干 内 容 及

资源。事 实 上 也 是 如 此，封 龙 山 书 院 教 育 大 致

以讲 授 儒 家 经 典、传 授 儒 学 文 化 为 主 要 内 容。
西溪书 院，宋 代 曾 得 到“九 经”，张 著 任 山 长 时，
复 加 修 葺。［１０］（Ｐ１９）“九 经”是 九 部 儒 家 经 典 的 合

称，它是相 对 于 汉 代 经 学 教 育 中 太 学 五 经 博 士

所执掌的“诗”、“书”、“礼”、“易”、“春 秋”五 种 经

学学科而言的。唐 代 中 央 官 学“六 学 二 馆”中 将

经学视作 通 识 必 修 课 程，但 名 称、程 度 有 别，并

在沿袭汉代古文 经 学、今 文 经 学 与 师 法、家 法 的

基础上演化为“九经”：包 括《三 礼》（《周 礼》、《仪

礼》、《礼 记》）、《春 秋 三 传》（《左 传》、《公 羊 传》、
《毂梁 传》）和《易》、《尚 书》、《诗 经》。唐 代 国 子

学、太学、四 门 学 各 中 央 学 校 学 习 的 主 要 课 程，
亦 是 唐 代 科 举 制 度 明 经 科 考 试 的 主 要 内

容。［１１］（Ｐ２０）宋代经学在继承唐 代 基 础 之 上，演 绎、
拓展为理学教育，“庙 学、义 学 既 不 足 以 造 士，而

人才以 出。元 氏 古 有 龙 山 书 院，由 是 设 书 院 以

济其穷，延 经 明 行 修 之 士 聚 徒 讲 学，中 溪 书 院，
皆名 儒 讲 学 地 也。余 皆 有 名 无 实。”［２］（Ｐ３７）元 朝

蒙古族统 一 南 北，以 朱 熹 为 代 表 的 程 朱 理 学 开

始在北方 广 泛 传 播，安 熙 主 持 封 龙 书 院 期 间 就

极力推崇 程 朱 理 学，书 院 教 材 中 亦 有 朱 熹 所 撰

述的《四书章句 集 注》。元 代 封 龙 书 院 的 科 技 实

学教育也 别 具 一 格，例 如 李 冶 主 持 封 龙 书 院 期

间，也 尤 为 重 视 文 学、史 学、数 学、医 学、天 文 学

及音律等知识的 传 授，不 仅 亲 授 科 技 实 学 知 识，
还经常邀 请 著 名 文 学 家 元 好 问 来 此 讲 学，培 养

了许多专业人才与文学名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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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书院教学环境优美

教学环境作为隐性教育资源，对师生 的 文 化

研究、道德修养都有重要的影响，优美的办学环境

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教育资源。封龙山之所以能

够形成庞大的书院群落，成为河北古代书院教育

的胜 地，一 方 面 得 益 于 它 得 天 独 厚 的 优 美 环 境。
封龙山雄奇锦绣，风景如画，是北方不可多得的名

山之一。山中常年云海缭绕，雨水充沛，奇峰怪石

林立，山泉瀑布环绕，更有鬼斧神工的洞穴点缀其

中，恰似人间仙境。其秀丽的自然风光以及悠远

静谧的格调氛围被历代文人雅士所青睐，作为修

身养性、讲学交流的优选之地。
另一方面，封龙山富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，

汉碑石刻、佛道禅林，使书院教育在现实稳健中不

失悠远静谧。山间佛、道思想源远流长，成为儒学

文化的补充及拓展资源。自东汉元帝开始，封龙

山便开始了大型的祭祀活动；山中有四大禅林、三
大石窟、两大道观以及寺庙遗址。当然，封龙山最

珍贵的文化资源是历代碑刻，现今保存比较完好

的有《封 龙 山 之 颂 碑》、《祀 三 公 山 碑》、《无 极 山

碑》、《三公山神碑》、《三公山碑》和《白石神君碑》
等历代碑碣石刻。这些集艺术性与教育性为一体

的遗迹与其秀美山水融为一体，使封龙山能够有

效地发挥出环境的育人效果。

（四）书院师生关系融洽，教学相长

师生关 系 是 教 学 中 最 基 本，也 是 最 关 键 的

人际 关 系，对 教 学 活 动 的 开 展 有 着 重 要 影 响。
古代书 院 并 不 像 官 学 那 样 有 严 格 的 制 度 化 管

理，相对来说，师 生 自 由 程 度 较 高。也 正 是 因 为

这样，书院办学中 的 师 生 关 系 显 得 尤 为 重 要，成

为维系教学实施 的 重 要 因 素。纵 观 封 龙 山 书 院

教育，其师 生 关 系 主 要 表 现 为 尊 师 爱 生 和 教 学

相长两个方面。
首先是尊师爱生，关系融洽。古 代 教 育 极 其

讲究师道尊严，一直以尊师重道为传统。在书院

教教学中这一传统亦得以延续。书院入学生员弟

子要对先师、先贤行师礼以示尊敬，封龙书院“有

孔颜曾三石像”，“朝夕敬事”，［２］（Ｐ４９９）可见，书院教

育非常重视学生对本派先师的礼节。同样，学生

对山长、教师亦充满了崇敬之情。元代封龙书院

的主持者安熙，其弟子苏天爵以“师道卓然，科条

纤悉，皆有法度”来形容安熙的 治 学。［１２］（Ｐ１９０）安 熙

一生不仕，专心讲学授徒，对学生关怀备至，以致

数十年 中“群 士 景 从”。［１３］（Ｐ４３８）安 熙 死 后，其 门 人

苏天爵感叹道：“凡我同门，孰不 惆 怅”。［１３］（Ｐ４３９）为

感念恩师，苏 天 爵 辑 其 遗 文，作《默 庵 集》５卷，特

请虞集为之作序；又撰《默庵先生安君行状》以及

《祭默庵先生墓文》，对先师以示纪念和缅怀。可

见，苏天爵与恩师安熙的师生感情实为真挚深刻。
其次是民主平等、教学相长。师 生 关 系 并 不

是简单的个体之间的联系，它受到整个社会中带

有根本性质的社会关系的制约，或多或少的带有

一定社 会 关 系 的 烙 印。［１４］（Ｐ１０７）从 书 院 的 性 质 来

看，封龙山历代书院大都属于民办书院，明清时期

后续出现的文清书院虽为官办书院属性，但仍遗

留或汲取了以往书院办学的优秀教育管理思想及

合理因素，具有民主管理的质性内容。书院山长

由当时德才兼备的名士来担任，生徒多为乡里学

子，除了对学生的知识基础有一定要求外，并无其

他特别的要求，在这样宽容协作的书院组织管理

活动中，师生的地位更显平等。在相对民主平等

的前提之下，师生之间在进行学术交流时便相对

自由，无需像官学教育那样拘谨、束缚。教学相长

是书院教学活动一直贯彻的理念，其教学活动一

般采用演讲、问答、自学辅导等多种教学方式，在

讲授过程中或者在课下，学生可以向教师提出疑

问，发表不同观点，师生相互交流，互答疑问，从而

促进师生的共同进步。

　　五、结语

封龙山自古以来便是燕赵历史文化 名 山，汉

代起便出现了讲学授徒的活动，为书院教育的产

生奠定了文化基础。封龙山书院教育活动源远流

长，历经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历代王朝，在历史的变迁

中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与坚韧的历史继承性。
时至今日，虽然封龙山书院在近代教育历史巨变

中已消匿了踪迹，但其中遗留的书院古迹以及书

院在历史进程中所展现的育人精神，仍是现今石

家庄乃至河北省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。这笔宝贵

的文化教育资源弥足珍贵，不能任其湮没消失，而
应加以悉心保护及挖掘。为此，我们对封龙山教

育历史文化需加以整理，使其内蕴精神弘扬复兴，
真正能泽被后人，惠及当代。尤其是对其中教育

与人文精神的发挥与重塑更是责无旁贷，任重道

远，仍应勉励奋发，刚健有为，期有所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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